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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与批判：无纸化时代的数字阅读
文/刘淑华
摘要：“无纸化”成为当代社会传播实践的一大特征，人们用数字阅读取代传统阅
读。数字技术悄然改变原有阅读生态版图，它丰富了媒介阅读文本，拓展了阅读空间，增
强了阅读体验，以快餐式、跳跃性、碎片化为特征的新型阅读正成为趋势。与此同时，数
字技术及其生成的网络平台是非人性化的技术，它传递和影响着由其所生成的数字阅读，
其背后的技术逻辑正在改变读者对于传统阅读概念的认知和理解，“无纸化”的阅读方式
对人类思维产生的影响值得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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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5年，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这本书中，
向全世界发出预言一般的宣称：20年后纸质出版将会消
失，无纸书包、无纸办公、无纸阅读等将逐渐实现，人们
只要一台电脑就可以了，可以通过计算机网络进入电子图
书馆查阅各种书籍。而今，纸质出版并没有完全消失，
只是如他预言所称的无纸化办公、数字阅读等已经成为
现实。现代媒体环境中的阅读无处不在，当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利用闲暇时间在微信、微博、直播等新媒体平台和各种电
子阅读器上进行碎片化阅读，当人们在ipad或Kindle的屏幕上
阅读小说，当“读书人”变成网民，当屏幕开始逐步取代纸
张，“无纸化”确已成为当代社会传播实践的一大特征。
一、无纸化背后的技术逻辑
“无纸化”实质上是对数字媒介技术的现象性描述，
无纸的背后首先是技术的逻辑支持。恩格斯曾说：“社会
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
学推向前进。”可见，人类所拥有的任何一项技术都会给
社会带来的巨大变革。纵观人类的媒介传播史，每一种新
媒介的产生与运用，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口语时
代的文化主要存在于民间谚语、歌谣等形式中，造纸技
术、印刷术使人们的书写文化变得比此前更加容易，而数
字技术的“入侵”让受众可以使用一部手机或一台电脑来
获取资料，这改变了原有的阅读生态版图。
自1971 年，Michael Hart先生提出实施“古腾堡计
划”以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将部分文学作品
通过扫描输入电脑、分类、归档而转换成电子图书内容，
并允许读者在网上阅读或自行下载，这一举措是一个质的
飞跃。此后，电子媒介突破时空限制，数字技术带来的双
向互动传播模式又将人们带入了“第二媒介时代”。这一
过程正如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所说：“真正的传播革
命所要求的，不只是讯息传播方式的变革，或者受众注意
力在不同媒介之间分布上的变迁，其最直接的驱动力，一
直是技术。”从这一角度而言，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
力，媒介技术的变革贯穿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全程，
它成为人类文化形成和变迁中的重要基因。
媒介及其技术的发展推动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同
时，它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的标志。在媒介阅读
的历史进程中，传统纸质阅读作为存在时间最长、占据主
导地位、影响人类最深远的阅读方式，已经有数千年的
历史，并且积淀了悠远的图书文明传统。纸质阅读的这
种统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造纸术、印刷术等媒介
技术的发明。到了数字时代，与造纸印刷术极为不同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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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使信息的生产、组织、传播和呈现方式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整个阅读行为也随之改变，数字阅读应运而生。
这意味着，一种媒介技术的特质在某种意义上塑造了其文
化的形态，媒介技术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
系。而且，每一种新媒介技术的使用，都在其所处的时代
当中形成新型交流模式，从而导致人们行为范式的深刻改
变。例如，千年来的纸质传统阅读造就的是一种“书本文
化”，而数字阅读的出现不仅在消解书本文化的根基，同
时也正在建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数字文化”。
数字新媒介的发展，促使新媒体平台上的内容信息大
大扩容了阅读者的范畴，而且为受众提供了随时随地获得
信息的便利性，给受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体验。然而这只
是事情的积极一面，问题的另一面在于，随着人类社会的
发展对媒介技术依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种依赖是否会带
来技术所代表的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从而造成社
会与人在技术面前的被动束缚，人之主体性在技术依赖的
病症中逐渐分裂乃至趋于虚拟化？或者是事实已然如此？
早在20世纪中后期，以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
默等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就开始考察并批判现代
工业社会中的“技术理性”是否正在一步步地全面代替
“价值理性”，进而成为社会整体秩序的主导理性。转眼
当下的数字环境及其阅读者，与造纸印刷术极为不同的
数字技术使信息的生产、组织、传播和呈现方式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当我们醉心于数字阅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时，整个阅读行为也随之改变，同时计算机与网络对阅读
造成的影响，没有任何科技可以匹敌。马克思在《哲学的
贫困》中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
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套用马克思的话，相比于传
统纸媒社会，从一出生便开始受到数字技术熏陶的“数字
原住民”，他们因为多渠道的认知方式、追求时尚的心理
特征、视觉效果优先的思维方式等更喜欢数字化阅读。由
此，人们学习与交流的内容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在
全新的信息社会和数字阅读环境下，阅读有可能成为把不
同的专业节点或信息源连接成网络的过程，此前的翻页读
书被刷屏浏览所取代。
二、数字阅读技术改变思维
麦克卢汉、伊尼斯等学者们认为，媒介技术的更新
迭代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每一种
技术的发明与产生，对于人类来说是财富亦是包袱，技术
导致的结果利弊同在，共荣共存。经过了印刷媒介和电子
媒介时代的更迭，人类社会进入了数网传媒的新时代。以
网络等为代表的电子传播媒介所具有的生产、复制、传播
能力以及对社会结构和人的生活的渗透能力是此前所有
媒介时代难以相比的。越是如此，越要警惕新媒介技术所
引起的二元后果，它在给人类带来解放的同时也对人们
的生活造成了控制；它展示了潜在的民主的同时，也让人
们失去了一部分自由；它既打破了原有的时空限制，又为
人们画地为牢；它既丰富了人们的阅读视野，又禁锢了人
们的思维。正如文字的发明，学会识字的人可能少用记忆
去记录一些事情，而是用文字符号来帮助记录，渐渐变成
容易健忘的人；而手机大容量的存储能力更是取代人的记
忆功能，在让事情变得简单快捷的同时，作为主体性的人
的能力也在不断退化。美国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说，
Google 让人形成了一种向外看的思维坏习惯，却忽视向
内看。数字阅读使阅读更加便利频繁，随处可见的“低头
族”往往满足一目十行式的消遣式阅读，而信息在脑海中
却无迹可寻。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教育界曾经认为数
字阅读比传统纸质阅读更具有优势而宣布对计算机教学进
行资金扶持。然而，到了80年代末，这些教育研究者发现
使用超文本的阅读方式实际上会降低学生头脑的活跃度，
学生连接式阅读会破坏阅读的持续性，降低学生的思辨能
力。198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越来越喜欢点击与正文
内容不相关的链接。1990年的一个实验又表明，人们在点
击链接中，根本不记得自己所读的内容。这暗示出，一种
技术一旦被人接受、被社会所认可，它就会呈现出其自足
的一面，就会按照它本身的技术结构和设计目标坚持不懈
地前进，此时人在技术面前只能遵循技术的逻辑而别无他
法。当数字技术进入文本阅读这一文化领域，一方面它以
自身的技术特征和优势重建和改造文本的信息内容，任何
信息都必须以数字阅读能够容纳和识别的格式被制作和呈
现，否则就无法予以承认。同时，人们在进行数字阅读
时，又必须遵循和适应数字信息技术相应的规则要求，也
就是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进行技术操作时，只能遵守已
有的技术规则而别无他法。
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一种环境，“每一种技术都创造
一种新环境。”数字阅读是用屏幕呈现的电子读物，而不
是用纸张编辑的阅读作品，媒介的物质与符号形态对传播
的内容具有的限定作用使“媒介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
容”，比如信号灯只能传播简短有限的信息。数字媒介
实现图像、文字、音频多位一体，这种数字技术所造就的
阅读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维和感知。当读者在
形式丰富的超链接阅读中不断沉迷跳转，在发现“下一
条信息”的无限乐趣中荒芜度过阅读时光时，阅读为我
们塑造了一个精彩纷呈的现实世界，从个体身份重构到
意义生产，从文化消费到消费文化，它变成意义形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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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徐坤说:“一段时间网上聊天游戏之后，我发现
自己突然之间对传统写作发生了憎恨。”尼古拉斯·卡
尔（Nicholas G. Carr），以《谷歌是否让我们变得愚蠢》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为题，来剖析互联网一代
人大脑退化的历程。他批判Google在提高人对信息的依赖
的同时，却降低了吸收知识的欲望。人类长期依赖搜索引
擎的思维称为“Google式思维”（Google think），又如长
期依赖百度搜索引擎的思维“度娘思维”，利用大数据系
统收集人们的搜索记录，然后根据其搜索习惯进行信息排
序，在搜索栏中，不管我们输入什么，都会自动跳出很多
联想词汇。因此，搜索引擎的“效率”与“系统”带来思
维的安逸与依赖，人们活在系统里，被程序框架设定好，
我们不再需要“思考任务”。如Google自身一直强调的，
信息是一种商品，具有效率性的资源商品。Google的发展
目标是“每一秒都可以为网上内容建立索引，从而允许人
们进行实时搜索”，致力于将电脑往智能人脑发展，因此
人们活在其设计的“系统”里。借用卡尔的话“Google将
我们的思维提前界定，我们很难再随意去遭遇‘偶然’
了。”然而，人类的知识进步，其实大部分是在“偶然”
中不断探索与发现。因为，我们的大脑愿意去发现偶然。
Google 的野心不只是想杀死“偶然”。也有相关的实证性研
究证明，与传统纸质阅读材料相比，人们对用数字化呈现出
来的内容的阅读会降低或阻碍对内容的理解与消化。由此可
见，在人们的主观感受上，阅读材料对人们的认识效果是会
有影响的，数字化的材料会使人们思维倾向浅层化阅读。
美国塔夫茨大学与阅读与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发展心
理学家玛丽娜·沃尔夫认为：“我们不仅是阅读内容的产
物，而且也是阅读方式的产物。”人类的历史就是阅读的
历史，阅读的内容与方式都会改变人类的大脑，数字阅读
正在改变人类的大脑和思维方式，这种“体验式”和“时
效性”作为读者阅读追求的首要目标的数字阅读方式已经
弱化了人类的深度思考能力。因此，基于长期、大量社会
化信息碎片阅读的“训练”，无论是浏览网页搜索信息，
还是微信刷屏，阅读者的认知和思维习惯都将发生改变。
美国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沃尔夫（Maryanne Wolf）在其
撰写的《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一
书中指出，人类长期进化的技能，诸如文献记载、编撰、
分类、组织、语言内化、对自我与他人的意识、对意识本
身的意识，需要借助于知觉、认知、语言与运动系统发生
的联结。而在发展数字阅读的当代，基于长期、大量社会
化信息碎片阅读的“训练”，无论是搜索信息还是刷屏，
越来越多的信息以及浅层阅读，是一个让人们逐渐丧失上
述技能的过程。与传统纸质阅读材料相比，过度沉浸在数
字化的世界中将导致人们深度思考能力的下降，人们将会形
成一种新的阅读习惯，重新建立一套新的自身的认知体系。
三、结语
在无纸时代，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共同呈现了阅读
的不同景观，共同打造新的多元化阅读时代。美国普林斯
顿市中心帕玛广场上那一尊少年阅报的塑像变得过时，大
学的图书馆变成学习中心，人们自由地在互联网上阅读各
种媒介文本内容，搜求各种信息。数字阅读排斥的是内容
背后的意义世界，也就是价值观，这是因为数字技术本身
就是一种价值观，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计算机是技术
垄断论中典范的、无与伦比的、近乎完美的机器。计算机
如今主导着人类经验，它所展示出来的它的‘思考力’远
远超过我们人的思维能力。”然而，技术的真面目隐藏在
一切看起来很日常很普通的社会秩序当中，它具有两面
性，一方面致力于帮助人类获取智慧；另一方面，又禁锢
了人类的思考，影响了人类的主观感受、逻辑思考和价值
体系。无论是尼尔·波兹曼这样的学者，还是《浅薄：互
联网如何度化了我们的大脑》的作者卡尔这样的作家，他
们都敏锐地意识到并批判性地思考数字技术给人类思想思
维带来的负面后果。法国思想启蒙家、文学家伏尔泰有过
这样一段名言：“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考，你就会觉得你
知道的很多；但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
清楚地看到，你知道的很少。”因此，与此相似的阅读经
验，为人们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的海量信息之后，是否也
在悄悄扼杀人类的思维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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